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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走上旧诗写作之路的历程，有
哪些关键节点和事件？

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乱写的习惯，那时写
所谓“诗词”现在来看简直糟糕透顶，那时的
我用“井底之蛙”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幸运
的是，一零年秋天，刚上初一的我无意点入
一个叫“宋词吧”的贴吧，这是我接触网诗的
起点。记得当时我发了几个贴子，有人指出
这些东西“不符合格律、遣词造句生硬、不知
所云”，我才大梦初醒，买了本王力的《诗词
格律》开始废寝忘食地研读。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位宋词吧元老语重心长地回帖到：

“旧诗就像是戴着枷锁跳舞，其美感有很大
一部分是来自这个枷锁的，倘若去掉它，旧
诗的美感就会下降，而真正优秀的舞蹈家是
不会被这枷锁缚住手脚的。”

整个初中时代我也着实写了不少东西，
不过质量还是很差，而且中二习气不改。真
正的转折发生在初三的暑假，中考后有了大
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便开始阅读大量的
古籍和列朝诸家别集。我读的第一本古籍
是黄仲则的《两当轩集》，黄仲则也是对我影
响最大的诗人，随后我又依次读了《庾子山
集注》《谢宣城集校注》《山谷诗集注》等等许
多集子。在过去的两年里，上自《诗经》《古
诗源》，下至刘梦芙先生主编的《当代诗词家
别集丛书》都有涉猎，唐宋诸家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要读的。除了唐宋诸家，我读的最多
的还要数明清晚近的集子，明清之际的大
樽、受之、梅村、亭林，清中期的仲则、汉槎，
晚近的同光诸家、黄遵宪、郁达夫都涉猎
过。除了集子外，诗选和文学史读的也比较
多，因为对明清诗词很感兴趣，所以严迪昌
先生的《清诗史》、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
史》也是阅读过好几遍。

阅读是我近两年创作和交游的基础，但
创作和交游对我的影响更大。高一一年，我
都是在宋词吧进行交流创作的，在一四年年
初，我成为了宋词吧的吧务，也加入了几个
宋词吧的社团。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贴吧
诗人的实力整体不如诗三百、菊斋、百花潭
等论坛的前辈们，但宋词吧是个例外。近几
年的国诗大赛得奖者，有不少宋词吧人，八
零后、九零后优秀诗人组成的社团铭社，也
有不少宋词吧人。

高一的暑假，我开始走出宋词吧，逐渐
在诗三百、菊斋、铭社论坛、百花潭、光明顶
等开始活动，才发现自己的视野和圈子还是
很狭窄。高二这一年里，我主要和长安诗社
诸子来往，也和铭社、留社、北社、唐社等诸
子交好，也有幸结交到莼客、军持、风神等诗
坛前辈。一五年的七月份，我因参加南开大
学的自招夏令营，来到了京津地区，先后受
到了北大北社诸子和沽上叶嘉莹高足矫庵
先生的款待，席上畅谈当代诗坛，是为一大
乐事。在沽上和矫庵先生相谈甚欢，有幸拜
师于矫庵先生，受教甚多。先生教导我不要
太过誉学人诗，这对我的诗学观有着很大的
影响。

二、平时是否阅读新诗？与新诗作者是
否交流？旧诗与新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

新诗这种文体我也读过，但阅读量肯定
没有旧诗这么大，可能有一定的情感距离。
我与新诗作者也有过交流，比如贵刊也专访
过的茱萸。茱萸不仅新诗写得很好，旧诗也
颇有风骨，这点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刘梦芙先生称“新诗”为“欧化诗”，这
种文体和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传承关系几
乎不存在。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
许多旧诗写的不错的新文学家，比如鲁迅、
郁达夫、钱钟书等，在陈永正和徐晋如二位
先生近期编选的《百年文言》中也收录了徐
志摩的文言文。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旧
文 学 成 就 和 新 文 学 成 就 有 绝 对 的 促 进 关

系，只能说明在当时的文学生态下完全脱
离旧文学是不可能的。

新诗和旧诗的关系及各自的未来发展态
势也是我作为一个旧诗诗人很感兴趣的问
题。在我之前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答案的
前辈也有很多，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位是
徐晋如先生，他在《缀石轩论诗杂著》中写
道：“国诗与新诗，泾渭分明，从无交集，永
无合流。”这是一位“文化遗民”守正的呐
喊。第二位是马大勇先生，他是学术界较
早关注到网络诗词研究价值的一位学者，
在《网络诗词十年》中有“旧诗新诗有合流
趋势”的判断。这大概可以代表回答新旧
诗关系问题的两种声音，但我的观点是新
旧诗各有特点，各有文体功用，二者并不互
相排斥，会存在一定的交流碰撞、互相影
响，但绝不会合流。

不论新诗还是旧诗，任何一首作品都脱
离不了意象，而由各种意象组成的诗的词
汇群，是诗存在的土壤。旧诗的词汇群大
多为中国传统意象，属于传统语言体系；而
新诗的词汇群大多为新意象或舶来词汇，
属于现代语言体系。两种语言体系是很难
融合的，因而两者从本质上说是无法合流
的。但无法合流并不代表两种语言体系的
部分意象、词汇无法协适，近几年网络上流
行的实验体和流年体就是例证，当新意象
和旧诗形式在作者巧妙的组合下达到协调
的效果，就会既用到新意象表达新境界，又
丝毫不感到违和，不破坏旧诗形式的美感。

我比较欣赏柳亚子的观点，其大意是新
诗词汇群隶属的现代语言体系，适合说理论
事，用来抒情不免于太过直接而矫揉造作；
而旧诗词汇群隶属于传统语言体系，含蓄、
纯雅，更适合抒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八九十
年代以说理为主的朦胧诗派能在现代诗坛
占据一席之地，而宋诗因说理备受后人病诟
的原因吧。

三、能否对当代旧诗写作的现状作一番
全景式的简介，存在哪些圈子、流派和风
格？都有哪些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您自
己属于这当中的哪一类人？旧诗作者是否
呈现出职业和年龄上的特征？旧诗主要的
读者对象是哪些人？

当代旧诗从宏观上看有两个圈子，一个
为以中华诗词学会为核心的老干诗人群，作
品语言乏味不堪，以歌功颂德为主，毫无文
学性和美感，这种风格已受到了来自各界的
批判和唾弃，已没有任何前景与生命力了。

另一个则是网络诗词圈，也就是国诗
圈，为当代旧诗的最高成就所在。互联网普
及对诗词复兴的巨大作用，檀作文、李子、马
大勇等学者都曾论述过。互联网打破了诗
人创作交流的时空限制，涌现了一大批守
正、开拓的著名诗人，如莼客、军持、胡马、矫
庵、嘘堂、李子、碰壁斋主、添雪斋等，这个群
体是中国诗学传统最优秀的继承者。嘘堂
在上几期的同题访谈中也谈到过他对于当
代旧诗流派的划分，有一派叫“逍遥派”，如
刘世南、刘梦芙、王蛰堪等，这些人都是上世
纪经历过数次传统文化浩劫的守正诗人，改
革开放后中华诗词学会垄断诗坛，他们也定
然看不上与之同流，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逍遥于主流诗坛之外。直到网络诗词兴
起，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守正的土壤。例如刘

梦芙先生，网络诗词兴起后对网诗的贡献之
大网诗中人都是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网
诗初期不少的诗人也能从这些“逍遥派”前
辈中获得师承关系，这是对传统诗学传承的
一种体现。

国诗圈的流派主要为守正派、实验派这
两种，守正派以徐晋如为代表，继承了传统
诗词高古、清空醇雅的风格和诗学观，注重
学古而不失对当今社会生活深层次的拷问，
如徐晋如《剧怜》等章，这一派的影响范围很
广，最大的贡献便是对五四运动之后丧失已
久的诗学传统的衔接与传承。另一派，实
验派，以嘘堂、李子、添雪斋为代表，嘘堂于
世纪初倡导文言实验，引一时之风气；而李
子则做到了新旧诗语言体系的完美适应；
添雪斋亦大量引入现代词汇、意象也毫不
违和，创造出新的未有之境。无论是实验
派还是守正派，对旧诗最核心内容的传承
都是极其明显的，例如实验派，虽然嘘堂、
李子、添雪斋等诗人大量引入新意象新词
汇，但嘘堂、李子、添雪斋传统风格的诗词
亦出类拔萃，毫不逊色于守正派的许多诗
人，就拿嘘堂来说，他的传统五言诗得魏晋
风骨，读起来很有感觉。我想旧诗这种极
重视渊源的文体，其实验自然也得在深谙
传统的基础上开展，这也正是嘘堂等前辈能
够成功的原因。

关于旧诗的年龄特征，我作为一个九零
后诗人，就以九零后来说，这个群体已经涌
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留社中的史笑
添（剪灯楼主）、吴雨辰（少司命）、铭社中的
沈戈晖（绝梁孤 客）等 ，他 们 有 三 大 共 同
点：第一，都以守正诗风为主；第二，都有
与 本 世 纪 初 涌 现 的 著 名 诗 人 们 的 师 承 关
系，如少司命师承军持，剪灯楼主师承嘘
堂等；第三，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专业素养，
如剪灯楼主于南师大研读词学，少司命在
段晓华先生的指导下研读古文献，绝梁孤
客 于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修 双 学 位 等 。 这 三
位可以作为当代九零后优秀诗人的代表，
还有许多与这三位共同点类似的诗人活跃
于国诗诗坛。

当代诗坛的新特点，我从青年人的视阈
来看，还有这么两点。第一，旧诗诗人群体
趋于年轻化。宋词吧等贴吧中十四五岁的
小诗人已屡见不鲜，虽然他们的作品还有许
多不足之处，但最基本的格律意识和守正意
识已经存在，去年一些小诗人们成立了一个
组织叫“中华格律党”，以守正、维护旧诗声
律传统、反对“古风”等语言垃圾为纲，虽然
部分小诗人言语和行为上还很幼稚，但这种
守正意识在低龄化群体中出现并形成风气，
就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第二，各大高校诗
社的兴起与联合。二零一四年十月，由北京
大学北社、武汉大学春英诗社、中山大学岭
南诗词研习社、复旦大学古诗词协会发起，
各大知名高校积极参与联合的“长安诗社”
成立，其宗旨是“通过践行‘学院派’诗词创
作和理论研究，弘扬新时期青春正能量”。
这种知名高校青年诗人、诗社的联合，颇有
当 年 开 明 清 之 际 诗 文 复 兴 风 气 的 复 社 之
风。“长安诗社”的组建和发展一方面是青年
诗人守正意识与文学史使命感的觉醒，另一
方面则是当代诗人专业素养的巨大提升之
映射。综上，我对未来旧诗的发展抱有很大

的憧憬和期待。
四、在当代语境下，旧诗写作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旧诗在未来会有怎
样的前景？很多人认为旧诗是一种落后的
文体，它无法有效地表现现代人的社会生活
和思想情感，您对此有何看法？

其问题在于：第一，旧诗创作在现代人
的意识下如何既不与古代的诗词传统及语
言体系、意象群发生太大规模的碰撞，又能
够有效避免与现代语境脱节太大而过于形
式化，陷入与历朝文学复古运动相同结局的
怪圈。第二，如何让现代读者摆脱“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限制下对旧诗发展和成就的片
面认识。

基于第一点原因，我认为“文言实验”和
进行“实验体”创作是很有必要的，但如何在
探索的过程中不丢弃古典审美观和旧诗传
统，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国诗本身
就是一种小众文学、贵族文学、士大夫文
学。诚如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而降低国诗
的格调去不加辨别的俗化、现代化是对国诗
传统的泯灭。所以我认为，“文言实验”“实
验体”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的让诗人在现代
语境下抒情，这是旧诗在新生态下所必要做
的。当然其也有扩大受众面的作用，但这不
是其主要目的所在。如果为了让国诗在新
时期的受众面更广，需要做的是普及诗教，
提高大众的审美程度，也就是说，需要大众
放下姿态来学习旧诗、提高审美能力，而不
是需要旧诗本身放低姿态去迎合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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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悲来未有由，江南江北各登楼。

江淹无计改凝滞，王粲如何禁涕流。

每望高岑惟憯惻，更怜泪雨定绸缪。

秦吴绝国真千里，蹔盼春苔入暮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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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楼雅集人来往，正始遗音今有无。

大道若登高美矣！我侪所学式微乎？

他年书剑禹门去，定与诸公围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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